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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刘芳芳再次找

到马副总，把那两桩事说了
出来。因为占了理，讲话便顺
溜了许多。她以为马副总多
少会有些不好意思，谁知他
放下茶杯，一笑：“我说小刘
同志啊，你是不是特务出身
啊?哈!”

刘芳芳也跟着笑，倒有
些窘了。
“不过，一桩归一桩，”马

副总话锋一转，“你丈夫的事，
和前两桩还是有区别的嘛。去
年那桩就不说了，人家是上班
时间，情况不同嘛。就拿前年
那个同志来说，他是被一辆
‘集卡’撞死的，警察裁定对
方全责，他完全是个受害者

嘛。可你丈夫呢，是自己撞上
电线杆的，这个，是因为他个
人原因造成了这起事故。情况
根本不同嘛，你说是不是?”

刘芳芳争辩道：“我男人
是因为上班太累了，所以才
会撞上电线杆的。”

马副总笑了：“你这个小
刘同志啊!搬运组那么多工
人，干的都是一样的活儿，怎
么别人没撞上电线杆，就他
一个人撞上了?”

刘芳芳一愣。马副总叹
了口气，一副很沉痛的模样。

“这样吧，我再给你加一
万，八万。我这可是擅自做
主，都没跟几位领导商量———
唉，我这个人就是容易心软。
领导们要是不同意，这一万块
钱就算是我个人送给你的。有
什么办法呢，你一个女人带个

小孩，也确实蛮不容易。”
回家的车上，刘芳芳被

人偷了钱包。她原本是坐着
的，途中上来一个孕妇，旁边
几个青壮男人都稳稳坐着，
她看不下去，把座位让给孕
妇了，自己站着。车子很挤，

她隐约记得有几个人一直紧
挨着她———钱包应该就是那

个时候被偷的。里面钱倒不
多，但有银行卡和身份证，补
办起来很麻烦。

刘芳芳自认倒霉，垂头
丧气地回到家。上了楼，看见
家门口站着一个十四五岁的
女孩子，像在等人。“你找

谁?”刘芳芳问她。
“我找葛大海叔叔。”女

孩肩上背个书包。脆生生地
答道，“葛大海是我男人。”
刘芳芳怔了怔，“你找他干
吗?”女孩说：“开学了，我来

问葛叔叔要学费。葛叔叔是
不是病了?他平常都会把钱

寄给我的。可这次我等了好
久，他都没有把钱寄过来。我
只好来问他要。要是没有学
费，我就上不了学了。”

刘芳芳张大了嘴巴，还
当自己耳朵出了毛病。女孩
脸颊红红的，嘴角一圈淡淡

的绒毛，微微闪着光。瘦瘦小
小的个子，看着似有些发育
不良。戴一副黑边框眼镜，鼻
尖上长着两粒很大的青春
痘，女孩对着刘芳芳笑。刘芳
芳却几乎是有些惊恐地看着
她。“你，是不是神经病?”半

晌，刘芳芳终于叫了出来。
小女孩名叫王琴，住在

郊区，母亲早就去世了，父亲
患了尿毒症，长年卧病在床。
三年前，葛大海在晚报的“爱
心热线”看到她的情况，便通
过晚报联系到她，答应负责

她的学费，直到她考上大学。
刘芳芳打电话到晚报，

才晓得这件事是真的。
王琴低着头，一只脚在地

上碾来碾去，眼皮耷拉着。葛小
江在一旁好奇地看着她，手里
捧个饼干桶，自顾自地大嚼。刘

芳芳拿了两块饼干给王琴。
“这件事情，我男人从来没

讲过，我一点也不晓得。小姑娘
我跟你说，我家里没钱，以前靠
着我男人那点工资，还能勉强
过日子，现在他不在了，我连吃
饭都成问题，你还是回去吧。”

王琴嘴里嚼着饼干，像
是没听见刘芳芳的话，一动
不动的。刘芳芳给她倒了杯
水，看她喝完了，饼干也吃完
了，便打开大门，示意让她
走。王琴还是一动不动。
“我送你到车站好不

好?”刘芳芳温言道，说着便
去挽王琴的手臂。“我不走，”
王琴朝旁边让了让，“没钱交
学费，回去也没用。”

BCDE

在长江三峡有许多处悬

棺遗迹，从夔门进入瞿塘峡，
江南岸的白盐山和江北岸的
赤甲山均有悬棺遗迹。在南
岸白盐山的千仞绝壁上，有
一个高出江面100米、上距
岩顶部70米的山洞，叫盔甲
洞，传说是当年穆桂英藏盔

甲的地方。1958年有一个熬
硝工人进洞探险，发现洞中
有棺木三具，有两具重叠放
置，一具单放在侧面，并有人
骨和一些陪葬品。洞壁还有
木炭画的人马。最近，三峡库
区湖北省秭归县考古队在秭

归西南部的磨坪乡发现一悬
棺群。该悬棺群位于磨坪乡
杨林村二组的升坪河岸边，
分布于长120米、高100米
的峭壁上，木质棺材全部置

于人工开凿的洞穴或山崖的
石缝之中，洞穴直径约 2.5
米，高约有1.5米。据有关部
门介绍，该悬棺群共有悬棺
131口，是国内迄今为止发
现的最大悬棺群。巫峡内也
发现有许多悬棺遗迹，其中

如东段的铁棺峡就是因悬棺
而得名。但由于该处悬棺早
年坠落，现在已不能在铁棺
峡看到悬棺。

悬棺葬，俗称 “挂岩
子”，是指将死者灵柩高置

于下临江河的悬崖绝壁之
上或岩壁洞穴之中，而不加
蔽盖、不起坟丘的一种奇特
的丧葬形式。从现有资料
看，它主要出现于商周，至唐
宋时期较为盛行。但在四川
南部和贵州等地，其下限可

到明清。
悬棺葬习俗起始年代久

远，在数千年前那种极其原
始的社会里，人们究竟是用
什么方法将数百斤重的棺材

毫无依托地升置于六十多米
高、连猴子都爬不上去的陡

峭崖壁的石洞里，让人百思
不得其解。悬棺究竟是如何
放置的呢?有人提出化整为
零的设想，即把棺具分开来
运送到崖上再组合，最后殓

尸入棺。但至今尚未找到深
具说服力的证据。还有人提
出，当时的人是采取修建栈
道的方法将灵柩放上去的，

有些地方也发现有栈道的痕
迹。但似乎也缺乏栈道与悬
棺关系的直接证据。

贵州桑郎区布依族村民
说，布依族祖先置棺的方法

是：先在悬崖绝壁下堆些柴
草，一层一层垫起来，然后将
棺木抬上去置放在岩壁或岩
洞里，最后放火烧掉柴草。但
这种说法显然不具说服力，首
先，迄今为止发现的悬棺多是

临江河的，砍下的柴草极易被
冲走，不可能堆积起来；其次，
悬棺下临水面数十米甚至上
百米，纵使柴草能固定在崖
下，也没有如此多的柴草能堆
积到那个高度；最后，既要堆
柴草，又要抬棺使棺上升，二

者恐怕不能兼顾。
还有的人认为是神力所

为，是神仙居住的地方，是神
仙脱换凡骨的地方。种种的猜
想都很难说得清楚。就有关材
料看来，当时的人肯定已采用

“悬索法”、“构梯法”，而这两
种方法也较具说服力。据唐张
鹜《朝野金载》卷四《五溪蛮》
记载，五溪蛮于临江高山半肋
凿完以后。“自山上悬索下

柩”，即用绳索将灵柩吊上龛
穴。不久前，湖北省秭归县考古
队员通过高倍望远镜观察，意
外发现悬棺群最高处的洞穴内
有一捆绳索，这捆绳索可能是
古人置放悬棺时所留，从而更
加说明“悬索法”可行性。具体

而言，“悬索法”可能是人上至
山顶，垂下绳索，一部分人通过
绳索下至放置悬棺的洞口附
近，一部分人再合力将棺柩从
山下提至洞口处，这时在洞口
附近的人用力将棺柩推入洞
中，然后再进入洞中将棺柩放

好，最后山上的人再将他们拉
上去。这种方法仅是对悬棺置
放方法的一种猜测。

悬棺葬是东方民族中的

一种独特的葬俗文化，有众
多的神秘让人们去猜想，有
更多的谜团等待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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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霞原在深圳一家外企
公司任会计，香港老板承诺，
若她有英国会计文凭就提升
其为总会计师，年薪亦将高升
为海外员工待遇。英国大学许
多硕士课程只需读一年，恰好

符合晓霞多快好省的镀金计
划。于是，晓霞28岁那年来到
英格兰北海畔的杜伦大学进
修。与牛津、剑桥一样，杜伦也
是座闻名世界的大学城，依山
傍水的小镇上，数万五湖四海
的莘莘学子比肩接踵。晓霞先

是读了一年语言，目标明确的
她，期盼二年学业速成后即打
道回府，从未想过在海外瓜葛
任何洋男人。

晓霞一年语言课结束后
的暑假，恰逢学校旅游办公室
推出往北欧的特价渡轮票，她

便决定趁机去瑞典的哥德堡
观光。晓霞形容那是三年前7
月的一个周末，她从北海码头
登上了 “斯堪地那维亚公主
号”。船上大都是来英国扫便
宜货的北欧游客，因北欧的高
福利高税收政策使得物价超

出英国许多。傍晚船上的餐厅
前，晓霞扫了一眼告示还有
10分钟才开门。门前恭候开
饭的食客不过七八位，晓霞从
一位黑发蓝眼睛地中海模样
的男子身旁擦过，打算上趟洗
手间再转回来。转眼工夫晓霞

再现身时却大事不妙，两个空
降的旅游团将过道挤得水泄
不通。晓霞望着长蛇阵不禁犯

怵，灵机一动她决定试试耍
赖。晓霞扒开人群，挤到才擦
身而过的地中海小伙子身旁，
试探着问：“劳驾，我刚才曾
经排在这里，对吧?”小伙子

盯了晓霞片刻，随即痛快地让
出空来笑说：“那还用说，肯

定是，进来吧。”饥民队伍里
公然有人夹塞，身后传来一阵
守规矩北欧人的不满嘘声。小
伙子扭头仗义地为自己的
“塞”解围说：“这是我的女
朋友。”接着就向自己的“女
友”毛遂自荐起来，原来他是

希腊人叫亚内斯，还是晓霞的
校友，在杜伦大学旅游经济系
读本科。

晓霞与亚内斯的友谊渐
入佳境，转眼到了中秋。亚内

斯从中国留学生那打听到中
秋节的习俗，又去图书馆做了

一番功课后，中秋当晚便约晓
霞去了杜伦河畔的“北京楼”
享受烤鸭。亚内斯为了请晓霞
到杜伦山坡上“赏月”，拎来
了折叠式的野餐坐垫，一瓶中
国店买来的绍兴黄酒，还特意
准备了一块月饼。英国的月饼

金贵，一块莲蓉月饼要七八个
英镑。天公作美，一轮明月挂
在天边，又大又亮，月光映在
静静的河水中，果真浪漫如
诗。

那年圣诞节前夕，晓霞搬
过去与亚内斯同居，这样可以

节省不少租房费。身高 1米
72的晓霞丰满圆润，亚内斯
对于晓霞的魔鬼身段总是赞
叹有加。若晓霞表示中国人嫌
她胖，她得抓紧减肥时，亚内
斯便立即尖着嗓门抗议：“我
绝不与硬邦邦的自行车睡觉，

男人喜欢‘肉嘟嘟’，所谓的
纤纤骨质名模，都是给女人观
赏的把戏。”亚内斯小晓霞6
岁，晓霞后来发现小女婿其实

在西方十分普通，见多不怪的
老外对此相当宽容、坦然。

同属于追求美食孜孜不

倦的民族，晓霞惊喜地发现地
中海人使用的剁肉刀与中国
的菜刀一模一样。这对中希情
侣的经典晚餐通常是，希腊泡
青椒配中国蛋炒饭，亚内斯再
用橄榄油调个鸡肉或海鲜蔬
菜沙拉。至于汤，晓霞与亚内

斯轮流掌勺，时而蛋花汤，时
而奶油蘑菇汤。这套中西结合
的餐谱，绝对符合学生简朴、
实惠的晚餐伙食。

亚内斯高中、大学本科都
是在英国读的，硕士则决定回
到雅典完成。晓霞摘取了杜伦

的硕士学位后便过来雅典，在
一间中国贸易公司找了份工
作，过上了陪读太太的生涯。

TUHVU

布布在北京只住了两天，
他舅舅就来把他接回保定了。

这两天我跟布布成了好朋友，
分手时我们相约下次一定再
见。我问鸽子有什么打算，鸽子
说，明后年想把布布接到北京
来上小学。她现在的任务就是
拼命工作拼命挣钱拼命交男朋

友。因为，等布布来了以后，她
就要改邪归正，以一个模范母
亲的姿态出现在儿子面前。

我终于明白她所说的后
半生都将为他而活着的那个
人是谁了。

我的青春期平淡无奇，进

入社会也按部就班。很快，我
结束了《京城日报》的见习生
涯，很快也在这里干满整整一
年。不知不觉我又长大了一
岁。只是，我跟鸽子依然同居
在一个屋檐下。那天回来，鸽
子突然到我房间，问，想不想

看美国大片?
我一边打字一边说，这得

看是什么大片，还得看票的来
历，花钱的不看。

鸽子说，你哪那么多废话，
票是人送的，时间是星期六下午，

因为我得跟谷风一起回保定看
布布，所以想把票送人。

我赶紧讨好她，姐，那当然给
我呀。这个周末我没什么事情。

我拿着电影票走进东方广
场地下影城，先买了一大盒爆米
花，又买了一包话梅一大块花生

巧克力外加一瓶康师傅绿茶。
反正不用减肥了，反正我这辈
子算是跟婴儿肥耗上了，想吃
什么就买什么，过这样的日子
可真舒心。抱着这些东西走到
座位上，我迫不及待地大嚼起
来。大不了不吃晚饭了呗。再说

爆米花是空心的，没什么热量。
场灯熄灭，广告开始放

映。我身边又来了个人，是个
男的。我边看广告边吃边喝，

忽然觉得他在看我。看什么
看?我怒目而视。

突然，我愣了，嘴半张着，
就那么愣愣傻傻地望着他。

方立民似乎也很意外，
哟，是你呀?

废话!难道我变得这么厉
害吗?心说。

我们小声寒暄了几句，我

才知道他已经回来了一段时
间，现在刚提升为公司的小头
目。正待介绍自己，广告结束，
正片开始了。

这场电影看得我这叫一
个不是滋味。我恨鸽子事先也

不告诉我一声，让我穿得这么
随便，也没化个淡妆，怀里还

抱这么大一盒爆米花，简直就
像个家庭妇女。还有我现在这
体形，那叫一个惨不忍睹。不
管怎么说，他也是我过去的男
朋友，我的前未婚夫呀。我怎
么能让他看我这种笑话呢。

好容易熬到散场，我赖在椅

子上不敢站起来，就怕他发现我
现在的水桶身材。没想到方立民
先站了起来，笑着说，再次见到
你很高兴。你比过去健康多了。

是夸我还是讽刺我呢，我
没好气地说，什么健康呀，胖就
胖了呗，措词用不着这么婉转。

他微笑，你还跟过去一
样，一点都没变。

既然已经说开了，我也就
厚着脸皮站了起来，没错，我
就是那样。

什么时候有空一起吃个
饭吧?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管他
是客套还是真的，我索性无赖
到底，特意说，小贵州饭店我
可不去了啊。

为什么?他问。
废话，搬了。
行，地方你点。到时候咱

们电话联系。方立民笑着朝外
走去。我心里忽然波涛汹涌，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天鸽子
设的局不错，她故意瞒着我，

却提前告诉了方立民。难道说
方立民现在也孑然一身?难道
方立民对我还有那个意思?要

不他为什么主动提出跟我一
起吃饭呢?这么一想不禁喜形
于色，两只手兴奋得上下直
搓，原来我并没有彻底砸手
里，原来我还有一定魅力。

人都在变，世界也在变。
我当然同样在变。我突然对

“重新开始”这几个字有了新
的认识。也许有人会问，既然
这样，何必要走这一圈呢?我
也不知道，我依然患得患失。


